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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我去了一趟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们
开着一辆三菱的越野车，
按说可以呼啸草原，想开
多快就开多快；但是我们
开 得 不 是 很 快 ，经 常 刹
车。为什么呢？就是有
牛、羊啊，有时候一群一群
的，有时候三三两两的；有
的时候它们在聊天，有的
时候就停在那儿不走了，
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只能停
下来了，等到它们晃晃悠
悠地离开了，我们的车再
过去。

我看着牛羊的时候，
就觉得它们的身体跟水
草、河流之间有一种默契，
非常默契。我觉得它们就
应该如此从容。这是它们
的地盘，它们是主人。一
辆外面闯进来的大车显然
是一个侵犯者，你没有理
由催它们，也没有理由烦
它们，这个时候你是卑微

的，你只能以一种谦卑之
心等着它们，静静地侧道
而过。

在北京堵车的时候，
二环路、三环路，跟停车场
似的，有人一按喇叭，骂骂
咧咧的，还站起来指着前
面骂。那个时候我们很嚣
张、很猖狂，我们觉得被人
占用了时间，因为我们都
是团队，都在一个繁忙的
城市讨生活，谁被耽误一
点时间火气就大得很。但
是，在一片安静的草原上，
像呼伦贝尔草原，为什么
你面对牛羊会宁静下来？
因为你换了一种坐标，你
是以牛羊的方式在自然里
面完成一种唤醒。

我觉得，在一些改变
了坐标的地方，我们的判

断方式是会变的。有一次
在云南丽江，那天晚上我
们在四方街上逛小店，之
后着急去看音乐会。当时
陪我的是丽江电视台的台
长，这个小伙子习惯于都
市的紧张节奏，我们走着
走着，忽然前面有三个胖
胖的纳西族老太太，把路
堵死了。她们特胖、走得
特慢，她们三个人晃过来、
晃过去，我们怎么借道都
过不去。小伙子就过去和
她们用纳西语打了几句招
呼，意思就是借个道，我记
得很清楚，一个胖胖的老
太太笑笑地回过头来，说
了一句话，然后小伙子就

“啊”了一声，站在那儿，老
太太就接着走了。

他说你知道她跟我说

什么吗？她说，小伙子，咱
们所有人从生下来就往同
一个地方走，早去也是去，
晚去也是去，既然都是去，
干吗不慢慢走啊。

今 天 我 们 都 在 说 文
化，像北京这种首都，包括
我们的广州、上海都是一
些文明程度达到国内顶尖
的大都市，但我们的文化
给我们唯一的坐标是狭隘
的、社会的。其实你以这
种本初、原始的文化想的
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意义
好像都习惯于在使用价值
上被判定。但是换一种坐
标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向
牛羊学习还是像仙女一样
静默地给自己一小时，其
实都是在转换生命坐标里
面给自己一种生命保鲜的
理由。

摘自《时文博览》

1928年，潘玉良从巴黎
学成归来，受校长刘海粟之
邀，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
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
西洋画女教师。至此，这个性
格坚毅的女子，终于完成了从
妓女到知名画师的蜕变。

但是，事业上的功成名
就，并没有改变潘玉良在家庭
中卑贱的小妾地位。潘赞化
的大夫人仍然不接纳她，而且
多次指戳她入过青楼的痛
处。最终，她不堪其辱，痛别
潘赞化，再次奔赴法国。

重返巴黎后，潘玉良孤
苦伶仃，以卖画维持生计。雪
上加霜，1940年6月，德国纳
粹铁蹄踏来，刹那间，物价飞
涨，食品短缺，整个城市陷入
一派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家
亡之际，谁还有闲情逸致买画
赏画?挣扎到这一年的冬天，
她断炊缺粮，成了涸辙之
鲋。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向
她走来。

这个男人，不是大富大
贵之人，他早年到巴黎勤工俭
学，挖过煤，洗过盘子，修过汽
车，跑过运输，吃尽苦头，终于
攒下一笔活命钱。他用这笔
钱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名为
东方饭店的中餐馆。正是在
这里，他结识了贫病交加的潘

玉良。
冷冰冰的小屋里，重新

燃起了熊熊炉火，潘玉良的饭
桌上又有了面包、黄油和咖
啡。因为他，她有了新画室，
她又开始到凯旋门和塞纳河
畔写生，举办了数次画展。正
是靠着他的血汗钱，她的艺术
之路得以延伸。

然而，这样的患难之交，
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得
爱情的。她念念不忘的，始终
是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潘赞
化。最惦记的偏偏见不到，因
为战争失去联络，一番辗转，
便错失了20年的光阴。直到
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
亲人联系。可是，潘赞化早已
离世。

悲伤之余，潘玉良重新
审视那个默默陪伴了自己20
年的男人。蓦然回首，她发现
她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了他
的汗水，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
他的心血，那些相携相守的岁
月啊，分明潜藏着深深的爱。
她终于决定，把自己的身心都
交付于他，牵着他的手走完人
生的风烛残年。他们满怀憧

憬，等待着结束漂泊、回归故
里的那一天。

然而，她等不及了。
1977 年秋天，她拋下他走
了。弥留之际，她叮嘱他，日
后回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
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她再赴
法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
表，归还给潘家的后人。

到了这时，她想念的依
然是那个叫潘赞化的男人。
可是，他不介意这些，他眼含
热泪，发誓会完成她的夙愿。
或许，他从未介意过她是否爱
他，虽然在生活上一直是他接
济她、照顾她，但在灵魂上，她
站得那样高，他站得那样低，
他把陪伴在她身边当成人生
至幸，哪里还奢望她把心交给
他?

潘玉良去世后，他几乎
倾其所有，以10万法郎重金
在蒙帕那斯公墓租下为期
100年的一块墓地，为她举行
了隆重的葬礼。然后，他马不
停蹄地去完成她的遗愿。

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
的他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
像、七大铁箱遗物、两千多幅
遗作以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

自己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
链，风尘仆仆地回国。他将部
分遗物交给了潘家后人，其余
的捐献给祖国。她魂归中华、
奉献国人的夙愿，得以实
现。

做完这一切，他自觉一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
身体忽然就垮下来，一经检
查，居然是癌症晚期。那么多
年，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
所知。或许，是他不敢生病，
就连身体都帮他撒了谎，因
为，他若是先倒下了，谁来照
顾那个只会画画不会生活的
女人?他若是倒下了，谁来帮
她完成一生的夙愿?

他去世后，家人将他与
潘玉良合葬，但是，墓碑上没
有他的名字。

在潘玉良的一生中，很
多人都知道她是享誉中外的
画家，知道有个将她从青楼里
拯救出来、让她脱胎换骨的潘
赞化，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
她熬过风烛残年的男人。

他叫王守义。
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爱，

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
一笔带过。但是，那又有什么
关系呢，他爱她，从来就没要
求过回报。

摘自《女士》

著名的德兰修女，是印
度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在德兰修女建立临终
关怀院的初期，曾有位官员
专门质疑德兰修女的行为。

官员问：“你这么做，
难道是为了让贫民窟更适
应人居住吗？”德兰修女回
答道：“不，是让死者死得更
有尊严。”官员又问：“你打
算帮助加尔各答数以百万
的贫病伤残吗？”德兰修女

没有回答官员，而是惊奇地
问道：“数以百万？你怎么
数出是一百万的？”官员不
耐烦地回答道：“这不是我
的重点，我的意思是无论你
怎么努力，你都是数不完
的，穷人太多了，你明白
吗？”德兰修女笑了笑，还是

盯着他问道：“一百万，你从
哪里数起的？”官员显然拿
这个修女没办法，无以应
对。德兰修女立刻扳起手
指跟官员说：“我是从一开
始数起的，一然后是二，然
后是三，然后是更多，现在
我们已经救了一百多个人

了。”
1979 年的诺贝尔和平

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在
颁奖仪式上，德兰修女说：

“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我
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那个
人或这个人。总之是具体
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
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能真爱
人类。”

摘自《当代青年》

一个刚离开校园的年
轻人，向一位年迈的富翁请
教成为富翁的经验，富翁沉
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说：

“那是在 1932 年吧，美国经
济还处在萧条时期，整个社
会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中。
当时，我全部的钱只有 100
美元，我知道这钱很快就会
花完，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
怎么过。我就用这 100 美
元买了苹果，找了块干净抹

布，把苹果擦得清清亮亮，
然后，将它们卖了 200 美
元。第二天，我又用这买了
苹果，认真地擦清亮，又卖
了 400 美元，就这样反复了
一段时间，直到我手里有了
100万美元……”

“哦，后来您就这样开
始 了 您 成 功 的 商 业 生 涯

啊。”年轻人激动地说。
富翁顿了顿，缓缓地说

道：“后来，我岳父去世，给
我留下数以亿计的遗产。”

“您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呢？”年轻人困惑地望着富翁。

“什么也说明不了，”
富翁拍拍眼前这个年轻人
的肩膀，说，“年轻人哪，记
住，成功的因由和失败的因
由一样，多得无法想象。”

摘自《深圳青年》

没有门窗的房屋是坟
墓。城市里的建筑都必须
有门窗。却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城市的门窗成了城
市的弱点、漏洞和威胁，让
城里人提心吊胆，白天不敢
大意，夜晚睡不安稳。

自有城市的那一天就
有小偷，为什么于今为烈？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偷儿们的伎俩也现代起
来，他们通过门窗潜入他人
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像进
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
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
天，甚至谋财害命。万般无
奈，自由的城市人从监狱得
到启发，用钢铁将家严严实
实地包裹起来——钢板做
成防盗门，铁棍做成铁窗。

“ 铁 窗 ”—— 泛 指 监
狱。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
方就是监狱，除去没有自
由。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
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偷儿
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即使
他们有那种贼胆，也未必有
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
这下，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
安稳觉了。每个住宅小区
几乎都有自己的院墙，门口
有栏杆、警卫，对出入人等
进行盘查。人们进入每一
栋楼房，必须先要打开通向
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楼
门洞有多宽多高，铁门就要
有多宽多大，壁垒森严，厚
重安全。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紧锁着，而且是现代牢靠
的电子密码锁，开启的方法
各式各样，有的用遥控器，

有的用大钥匙，有的须站在
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自
报家门，待里面的人对你验
明正身，确信你对大楼不构
成威胁，才会咣当一声打开
大铁门上的小铁门，放你进
去。

过了第一道大铁门，
各家各户的门口还安装着
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进入
的程序和进入第一道大铁
门差不多，所以现代城里人
的腰上大都挂着一大串钥
匙。这就更容易让人联想
到在影视作品上看到的监
狱看守，屁股后面都挂着一
大嘟噜钥匙……有外人想
进来自然就更难了，无论想
进去找谁，都有一种探监的
感觉，紧张兮兮，仔细盘
问。进了楼找到你要找的
门口，还要站在明处接受主
人在暗中进行一番窥探。
所有的防盗门上都有一个
窥视镜，无论上门者是何许
人，主人本可以堂堂正正地
开门一看，却偏要偷偷地在
门后窥视。防贼反把自己

置于偷偷摸摸的境地。
正是这防盗门上的窥

视镜，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
的时代。被关在铁窗里面
的城市人，想借助望远镜延
伸自己的眼睛，更多地获得
看的自由，看到铁窗外面更
多的景观，尤其是别的楼里
的铁窗后面的情景。这就
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在防
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
暴露在窥视镜下。温暖被
铁窗隔断，眼在铁窗中惊
慌。城里人就是依赖这种
被关在铁窗内的不自在和
不舒服，获得了一种被囚禁
起来的安全感。或者说人
身和财产相对安全了一些，
但心理上却不那么安全了，
所以现代人的精神疾患格
外多，抑郁症、变态狂……
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令人
匪夷所思。

看上去非常牢固的铁
窗，反而造成了现代人的精
神脆弱。于是他们就越发
离不开铁窗，依赖象征失去
自由的铁窗，来获得一种虚

妄的安全保证，甚至借铁窗
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将其视
为财势的象征。现在的城
市建筑里都是一道道铁门
外加一扇扇铁窗，如果说进
楼的第一道大铁门是防外
面的强盗，那么楼内各家各
户的防盗门就是防楼内的
坏人？楼内住的都是邻居，
难道要以邻为盗，各自为
战？

富裕起来的现代人，
成天防备着除自己以外的
所有人，心里又怎会不紧
张，不孤独？人人心里设
防，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
狱。但是，监狱被从外面攻
破的时候不多，倒是监狱里
边闹事的不少。祸起萧墙，
监守自盗，家庭解体，争抢
财产……可惜，几乎是无所
不能的现代人却还没有发
明一种能够“防心”的铁门
和铁窗——借以防住贼心、
花心、妒忌之心、狡诈之心、
怨恨之心、歹毒之心……

摘自《人民论坛 》

防盗门上的窥视镜，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在防贼

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温暖被铁窗隔断，眼在铁窗中惊慌。

铁窗外的城市
蒋子龙

那样的相遇，注定是一
场于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

遇到那个男人时，他的
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病痛的折磨，使这个 39 岁、
正值壮年、身高1.82米的大
男人只剩下不足 55 公斤。
他天天咯血，并且对未来绝
望，拒绝治疗。

然而，她依旧爱了。
许多时候，爱上一个人，就
必须承受他命运的碎片。
虽然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份
可以握在手里的温暖，然
而，残酷的现实却让她的苦
难终是无法触底。她赌上
了一生最真的痴心，换来的
却是一段真挚、狂热却极为
短暂的幸福时光。

十一个月，是那场爱情
的所有时间，是那个男人留
在世上的最后光阴。

她叫多拉·迪阿曼特，
是个犹太姑娘，有着一双纤
细的手，一头乌黑的长发，
一颗善良的心。她勇敢坚
毅，心思细密，温柔而又多
情。

年轻的多拉原本出生
在一个富足、极富名望的犹
太家庭里。如果不是个性
使然，她将像她的姐妹们一
样，由父母包办一场门当户
对的婚姻，然后，在锅碗瓢
盆的平淡中，日复一日地翻
版昨天的一切。然而倔强
的多拉不喜欢父母保守、教
条的生活方式，她不想在一
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
度过自己的一生，不想将自
己一生的幸福拱手交给父
母去安排。她依然离家出

走，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
情与生活。

离家出走的多拉最初
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孤儿院
当裁缝，后来到一个海边的
度假村里做厨房里的帮佣。

许多时候，命运总是喜
欢随心所欲地伸出手来，将
悲剧的种子埋下，然后，悄
悄地闪在一边，一脸谗笑地
等待其开花结果。

19 岁的多拉，遇到了
她 的爱情——弗兰茨·卡
夫卡。一个被誉为 20 世纪
的天才文学大师的犹太裔
捷克人。那样的一场相遇，
想 来 有 着 几 分 戏 剧 的 味
道。那一年，卡夫卡和他的
妹妹以及妹妹的两个孩子
到波罗的海度假，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一个来
自柏林的犹太度假村。一
天，卡夫卡路过度假村的厨
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在杀
鱼，卡夫卡不由得感叹道：

“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啊，可
干 的 活 又 是 多 么 的 残 忍
啊！”那个杀鱼的姑娘便是
多拉。卡夫卡的话让多拉
羞愧难当，她当即向度假村
的负责人要求换个活干。
就这样，他们相识了。那个
男人深邃的思想、幽默的谈
吐以及隐藏在这些表象背
后的令人心碎的忧虑与绝
望，深深地触动了多拉，同
时多拉身上那种坚毅与执
著以及青春的勃勃生机，也
深深感染了卡夫卡。他们
相爱了，多拉的出现唤起了
卡夫卡被压抑和扭曲了一
生的生活意志，爱情的力量

使这个已经对自己的生命
自暴自弃的男人重新燃起
了活下去的欲望。他开始
像个孩子般俯首帖耳地听
从多拉的话，认真地接受医
生的治疗。后来，他们在柏
林租了房子，开始同居。在
多拉的身边，卡夫卡的每一
天都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
想中。与多拉一起生活的
日子里，卡夫卡得到了他从
未拥有的温暖与爱。多拉
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读《叶
塞尼亚》，阳光下，这两个

“文学的寄生儿”，在广袤的
犹太文明的草原上，尽情地
享受着爱情与文学的激情
相互撞击所带来的飞扬之
际的快乐。

在布拉格人的头脑中，
“卡夫卡”这三个字，是“瞬
间密集的生活”的意思。或
许，冥冥中这也昭示着，他
们的爱情，不过是生命中一
段轮转着不期而遇的幸福
瞬间，然后，在某一刻，这一
幸福戛然而止，用“卡夫卡”
的方式留给生命一幅冗长
的寂寞画卷。

1924年春天，一个熏风
草暖的日子里，医生告诉卡
夫卡，他的病有了缓解的趋
势，卡夫卡高兴地哭了，他
紧紧地拥抱了多拉，说他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康
复，渴望着活下去。

卡夫卡向多拉求婚，征
得多拉的同意后，卡夫卡给
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求他
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己。在
信里，卡夫卡称自己为“一
个回头浪子”“一个悔过的

犹太人”“一个渴望赎回自
己的人”。然而，多拉的父
亲却本着自己的反感和正
统犹太教的精神，拒绝了卡
夫卡的求婚。

病痛中的卡夫卡得知
了多拉父亲的回信，只是苦
笑，一言不发。夏日里的第
一朵玫瑰尚未来得及开放，
便在这突然而至的凄风苦
雨的摧残下过早地凋零。

卡夫卡明白，自己一生
都无法享受具有赎回意义
的婚礼了。自己终将作为
一个毕生的单身汉凄凉地
死去。那个夜晚，支撑着无
比痛苦的身心看完《饥饿的
艺术家》的清样后，卡夫卡，
这个一生性格怪异、从不将
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男人，
终于忍不住，长时间的泪如
雨下。

与卡夫卡同样遭受打
击的，还有多拉，她无比激
动地渴望着与爱人步入婚
姻殿堂，然而等待她的不是
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

因为不被承认的婚姻，
多拉甚至无权参加爱人的
葬礼。然而，她还是来了，
她固执而决绝地出现在卡
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责难
与嘲讽的目光里，哭得死去
活来。

整个葬礼上，多拉那唯
一的号啕声极具戏剧性地
昭示着卡夫卡的一生：这个
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
的温暖过他。

在多拉撕心裂肺的哭
声里，曾经的一切苦难与伤
害都随风飘逝，只有那一段
春花般瑰丽的爱情，在尘世
间永远不曾凋零。

摘自《意林原创版》

海瑞恩困局
44岁的段建生脸上掠过

一丝苦笑。他刚从报上读到
消息：“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
业生达到610万，加上2007
年～2008年约有250万人没
找到工作，估计2009年的大
学生就业人数为860万人”。
但作为急需人才的德国海瑞
恩精密技术公司总经理，他还
是招不到合适的大学毕业
生。从2004年开始，他们公
司就在中国招兵买马。那年
应届高校毕业生是239.1万，
但公司只在上海和北京招了
7名值得培养的大学生。公
司把他们送到公司总部——
巴登符腾堡南部的小镇进行
第二轮面试，在两周内彼此沟
通，最后与6个人签约，如今
坚持下来的则只有3人。这
样的尴尬海瑞恩每年都会遇
到：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应届
毕业生，另一方面却是找不
到、留不住人才。“2006年我
们招了两名清华学生，当他们
得知将在江苏太仓工作，就放
弃了。”段建生无奈地说。其
实江苏太仓离上海只有几十
公里，但许多毕业生只愿意在
特大城市工作。海瑞恩的条
件很诱人。这家专业生产汽
车发动机精密配件的德国公
司，经过40多年努力，已成为
德国博世集团、宝马和奔驰汽
车公司的供应商。2008年，
拥有1400多名员工的海瑞恩
创造了1.55亿欧元的产值。

“说实话，中国的大学毕
业生都无法马上胜任海瑞恩
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把他们送
到德国总部培训几年。”段建
生说。招来的新员工在德国
总部受训期间，海瑞恩包吃
住，每月提供800欧元工资，
除了德国法定假期外，每年还
有10天带薪假期。公司还会

组织员工去周边国家旅游，帮
助中国员工申办当地驾照，好
让他们欧洲自驾游。

尽管如此，海瑞恩这几年的
中国员工流失率高达1/3，究其
原因还是不少中国学生急于
求成，并不愿意在异国他乡培
训三四年才正式上岗，而且学
德语也会占用很多精力，他们
并没有长期在汽车零部件行
业工作的心理准备。海瑞恩
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人，还需要
员工没有强烈的“地域择业
观”。海瑞恩的几十名中国员
工中，只有两个上海人，27岁
的方超就是其中之一。他
2004年从同济大学自动化专
业本科毕业后，到德国面试两
周，然后就签约海瑞恩。方超
觉得这几年他在德国收获颇
丰：学到了先进的精密机械加
工技术，可以和同事用德语流
利交流，和一些同事利用德国
法定假日去法国、瑞士和西班
牙玩，公司还组织大家去过捷
克和奥地利。他今年5月也
要回太仓工作，当一个部门的
生产经理。这位上海青年的
事业高起点将在太仓开始，父
母也为他感到自豪。

从毕业到就业
4月2日，由上海社会科

学院和艺珂研究院主办的“从
毕业到就业”学术研讨会上，
段建生再次表达了招不到合
适员工的尴尬。上海市对外
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徐忠
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不少企业
其实招不到人，而上海的大学
毕业生很多连北京或广州都
不愿去，只想在这里谋求发
展。每年三四月份，是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签约高峰期。但

截至今年3月，调查发现，上
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
仅三成，七成因为对岗位、薪
酬不满意而未签约，甚至还没
有方向。如果把大学生就业
难的矛头指向扩招，未免有失
公允。“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只
是一个人才相对过剩现象，并
非高级人才需求已饱和。”上
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表示，中
国目前的大学生数目与美国
相当，相对中国五倍于美国的
人口基数，当前2700万的中
国大学生数目并不算多。但
是，如今应届大学生的低就业
率是不争的事实，校内就业指
导不当也许是一个原因。上
海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汪歙萍
表示，虽然98%的上海高校配
备职业指导，88%的学校从大
一就开始给学生们提供相关
咨询，但师资力量是一大问
题，有过企业工作经历的老师
少得可怜，很多老师一毕业就
留校，而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
的人很少回到高校任教。

学术界对于解决大学生
就业提出了七条对策：

第一条是“新知青政策”：
让 10%的毕业生到西部工
作。政府也在多渠道地拓宽
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对到农村
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
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并
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鼓励大
学生担任村官。

第二条是“新顶替法”：父
母退休后，由其子女办理手
续，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
班，顶替空出来的名额，但不
一定要继续做父母原来的工
作。问题是，这种方法可能导
致一个企业因为不公开的招

聘人才而缺乏竞争力，而且可
能会滋养一些垄断性企业的

“世袭罔替”。
第三种方案是“学士后”：

本科延长一年毕业，让大学生
在“大五”时在校参加政府组
织的职业培训。

第四招是动员大学毕业
生到中小企业或NGO（非政
府组织）就业。由于金融危机
的影响，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大
量倒闭，就业吸纳能力有所降
低。即使是仍在正常经营的
中小企业，也由于预期不好，
缩减了招聘新人的计划。

再花1～3年给大学毕业
生进行培训，是缓解矛盾的第
五条对策。1～3年的时间和
金钱成本就不用说了，他们何
必当初不直接去念高职，而是
先到大学念4年本科呢？

第六条是鼓励创业。如
今应届毕业生创业门槛高，缺
乏社会和心理资本。很多大
学生是无法就业才创业，而创
业的要求往往比普通就业要
高得多。

最后一条是非正式就业，
也就是所谓的“灵活性就
业”。对于那些在今年6月仍
然没有签约的应届毕业生，可以
去社区服务或参加各种培训。

这七条建议都有不足之
处。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左学金建议中国的高校学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为那里
的校长关注产业发展，这几年
新开了飞行员、导航员和轨道
交通等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
率是上海高校中最高的。可
见，大学生就业的确很难，但
并不是个无解的问题。

摘自《新民周刊》

于 丹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

爱具体的人

那个无名的男子

有多少成功因由

英国伦敦的一家私
立中学里，有一尊雕像。
这尊雕像颠覆了人们的
传统审美视觉和思维习
惯，以独特的造型吸引着
广大观众。

由于对教学课题的
研究，我走访过几十家学
校，它们的雕像或飞扬，
或跨越，多象征着探索和
进取。而伦敦这家私立
中学的雕像，却是一尊倾

倒的巨人。雕像的基座
是大理石的，通体青黑
色，高有五六米，上面的
巨人一只脚连着基座，另
一只脚踏空，身体朝前下
方倾着，与地面呈四十五
度角。

回到国内，我在学校

举办的教研会上，进行了
演说，当然，最后我也将
伦敦私立中学那尊雕像
说了出来。听后，校长大
为动容，说，这才是最有
价值的经验。

校长说，雕像虽然是
跌倒的，但是，它的警示

作用是巨大的，人生的路
上，谁都有可能跌倒，只
有知道是怎么倒下的，才
能避免再次跌倒。

那 么 ，是 谁 推 倒 了
你？如果你只顾昂头走
路，肯定找不到答案。

摘自《天津日报》

谁推倒了你


